
2015年11月28/29日 星期六/日 1新文苑 Columns新文苑 Columns2024年7月20/21日

第1166期

沉痛悼念澳華文壇前輩西彤先生

■西彤先生遺照

尊敬的各位長輩、各位親朋好友：

2024年7月6日0時10分，我們最敬愛的父親走完了

他不平凡且閃光的一生，享年95歲。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媽媽、妹妹及全體家人，衷心感謝

大家來送爸爸最後一程，衷心感謝來自海內外親朋好友的

弔唁和慰問，感謝多年來各方的關愛，更要感謝爸爸臨終

前兩年Lucy Chieng Aged Care Centre的全方位照護，特

別是紫翼的看護團隊。我想，爸爸的在天之靈，見到親人

摯友們來為他送行，也一定是倍感欣慰。

爸爸（吳西彤筆名西彤）是個歌者、浪漫的詩人、

文學編輯、著名的作家。生長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曾在

上海修讀聲樂研究學業。長時間在廣州從事文學及編輯工

作。九十年代初隨媽媽移居香港，退休後又移居澳洲悉尼

和我們團聚，頤養天年。

他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香港作家聯

會、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等協會的成員，香港中華文化總

會顧問。歷任《作品》文學月刊和《華夏詩報》主編、廣

東省歌詞研究會會長、國際華文詩

人筆會副秘書長、《詩世界》編委

及主編之一、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

榮譽院士。所著的詩作、歌詞、劇

本曾獲國內外多個獎項。

著作有詩集《心靈的彩翼》

《春的魅力》《痴情的追求》《愛

泉》《西彤詩選》《昨夜風雨》《

西彤短詩選》。大型話劇《千流歸

大海》，歌劇《英雄少年》、兒歌

集《三隻蝴蝶》；譜寫的歌詞《曲

蔓地》《森吉德瑪》《奉獻》《青

年圓舞曲》和《南京路上好八連》

等，在各個年代讓人耳熟能詳，傳

女兒悼詞：爸爸安息 Winnie Wu

唱至今。

「西彤」這個熟為人知

的筆名，代表了爸爸畢生的

事業、價值、榮譽和驕傲，

我們以「西彤的女兒」此稱

呼為傲。

爸爸是個謙厚開朗的

人。爸爸對我們的愛無窮無

盡，爸爸的正直無私、愛人

如己、樂於助人，這些都是

最值得我們去繼承的優秀品

質。

■西彤生前留下的全家福

爸爸更是個熱愛生活的人。近十年來雖然深受阿爾茲

海默症困擾，但他仍然堅韌、頑強地生活著，努力地去過

好每一天，直到最後。爸爸離開時平靜而安祥，爸爸生命

時鐘的停擺，固然令我們悲傷，但是我們確信他亦同時從

苦難中得以解脫。

我堅信，爸爸的願望一定是家

人、朋友們平安幸福。今天在此悼

別爸爸之餘，希望大家除了記著西

彤爸爸的好，更要記著他希望我們

每一個人都快樂幸福。

我也堅信，爸爸一定會在天堂

繼續快樂地吟詩歌唱，因為他永遠

活在他所愛並且愛著他的人們的心

中。

最後，我代表全家，向出席告

別儀式的各位來賓以及所有親朋好

友，再次表示衷心的感恩感謝！謝

謝大家！（鞠躬）

和藹可親半世勤勞壽終名望在；

經綸滿腹一生忠厚身去笑容存。

喬尚明、江濤共挽
天喪詩星，沉沉含悲，永念斯友;

南望詞宗，綿綿祝禱，長留心曲。

夏智定敬挽
西海騎鯨，詩鄉夢繞；

彤霄唳鶴，儔侶神傷。

晚張青敬挽

悉尼達令港畔贈詩友
昨夜夢迴
你悠然春睡西湖
與東坡翁把酒談詩

今夕何夕
行吟於大洋彼岸
難得品茗話舊促膝共敘

久別經年
瀟灑依然倜儻依然
飄逸不羈的華髮
又釋放多少詩思
不禁教人想起
那棵執著於風中
揮舞綠色旗幟的樹

聚也匆匆
散也匆匆
聚首之於你我
似乎是一種奢侈
驀然異地重逢
相對恍如隔世

聚散皆是偶然

人生幾許永恆？

且把盞
邀海共飲
抒我豪情兮
勝舊時

讀  史

1
拾起史書重溫
在我用以體味
  面壁之樂的
  小天地中

驀地悟覺
那曾經為我珍藏
滿以為最完備的一部
竟然是如此地
  殘 缺 不 全

2
前天的歷史
昨天剛剛改寫
而昨天的歷史
又被今天重修
那麼 今天的
  歷 史 呢
……

3
就這樣讀下去吧
因為 所有的
歷史 都是由
勝利者
撰寫 故此
它──永遠不會有
  定稿

西彤遺詩選（三首）
藍土地 

這是我的藍土地 
是我人生漂泊的航程中 
一次偶然而又滿載驚喜的發現 
有如哥倫布發現那片新大陸 
成為我生命新一輪墾殖的地方 
與我終生結緣的繆斯 
共同構築的又一個心靈家園 

我從遙遠的黃土地跋涉而來 
那一方曾經孕育我滋養我 
蓬勃而又滄桑 
富饒而又貧困的水土
和我與生俱來的黃皮膚一樣 
是我生命的根源 

而這片慷慨爽朗的藍土地 
滋潤我以藍寶石般的 
陽光 空氣 活力 
喚醒了沉積心海的藍色記憶 
連同那浩淼空靈 
藍的構思 藍的意念 
蘸蒼茫宇宙兩大自然色素 
為我人生未竟旅程 
運筆點染 描一道 
妙曼清新繽紛亮麗的 
風 景 線 

哦，我的藍土地 
我藍色的詩篇

■西彤先生其中一部出版

物詩集《昨夜風雨》封面

■西彤先生（後右三）和文友們到喬尚明女兒家作
客（2004年12月26日）。

西彤
先生
千古
憶昔眾擎杯，高樓上，說藝談文，北調南腔留韻事！

於今君辭世，雪市中，傷時感舊，冷風寒露輓詩朋。

岑子遙敬輓

似一道閃電分割生死

沉痛掀開半世紀回憶

一九七二年夏季

兩條漢子初識

在一個樓梯拐角的小房間裡

你穿背心短褲

我一身工衣

從此相知相扶持

在緣道上騁馳

自穗別後

你短棲香港

■2017年3月，西彤先生（前右二）和酒井園同仁聚會。

我倆的緣不會終止
——獻上西彤先生靈前  廣  海

之後沒有相約

我倆續緣悉尼

藍天白雲大海間

一同寫詩

如今你先我而去

將移居坡頂秀麗的玫瑰園

總有一天

我亦長眠那裡

你知道

我們是永久鄰居

我倆的緣不會終止

長風煮海的南方，流火追冰的南方，星浪飛舟的南方

人在天涯的南方，真陽如雪的南方，彤雲臨空的南方

一意孤行的南方，鄉音透明的南方，有詩為證的南方

大夢初醒的南方，放懷歌哭的南方啊，你的南方

南方在兩行詩之間，無限延伸著你浴火重生的想像

一行是此恨綿綿的天水，一行是海枯石爛的地火

天意難測的火種像一個一個日子無法在水底生根啊

為什麼那麼多虛晃的白晝能容忍星海缺席的荒唐

又讓啟蒙之夜因另起一行而躲進燈火通明的暗傷

你借著以夢為馬的翅膀歸來，在詩的南方沉默為王

又乘著青龍歸去，為你的南方召喚詩的鳳凰……

■ 西 彤 先 生 追

悼 會 告 別 儀 式

於2024年7月

12日上午11時

在 悉 尼 好 市 圍

（Hurstvi l le)的

Guardian Funer-

a l s 舉 行 。 廣

海、璇子、雪陽

和何與懷在追悼

會上。

你的南方
——願以此詩獻於詩人的靈前 雪  陽

2024年，這個悉尼最冷的冬天，我們又痛失一位良

師益友、文學前輩。因為疫情等原因，我已五年沒見西彤

老師了，常常想起他親切的面容和聲音，此刻更是十分清

晰地浮現。

我認識西彤老師之前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他名字

之前就唱著他寫的歌：《南京路上好八連》《奮發圖強》

《青年圓舞曲》《曲蔓地》等等，都還是小學生的時候。

成年後我在外面學習文藝創作，作曲家柴本堯先生來

授課，就拿《南京路上好八連》為樣板談音樂創作。課講

得生動，柴先生在課堂引吭高歌的模樣深深印入我腦海，

這歌的曲調和詞作者也都記住了。後來發現被評為全國好

歌曲的《奮發圖強》也是同一個詞

作者——西彤。

其實西彤老師並不是只寫革命

歌曲，《青年圓舞曲》是我最喜歡

的西彤老師寫的一首歌，所以當我

在悉尼見到了西彤老師本尊時，激

動而崇敬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和西彤老師都住在悉尼南

區，常在街上不期而遇，也時有南

區文友的小型聚會，我們還多次開

車帶他和冰夫一起去悉尼各地參加

文學活動。相比冰夫的熱情洋溢，

西彤顯得和風細雨，話不多，語速緩慢。他跟我認“半個

老鄉”——說自己從桂林的青山綠水中走來，卻在人文薈

萃、洋溢著文藝氣息的上海成長——他在上海聲樂研究所完

成大學學業，年輕時在上海跟一些電影演員都是好朋友。從

澳洲去上海，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還特地為他做節目。半個老

鄉啊，一下子就親近了，我們有很多可聊的。

文友小聚會氣氛活躍時，我們極力要求他給我們唱一

曲，他原本是歌唱演員啊。他經不住我們起哄，站起身，

精神一振，旁若無人地一展歌喉，跟他平時講話完全是另

一種狀態，音質純淨清亮，胸腔共鳴豐滿結實。他右手高

展，既像抒發胸臆，又像引導氣韻的走向，一種訓練有素

的學院派演唱，情真意切，韻味真醇。

我女兒遠渡重洋去美國工作，我也常來往於兩地。在

美國我遇到了一位音樂家黃振奮先生。感動於他對音樂的

摯愛和才華，我決定做他和西彤老師的牽線人，後來就有

了《萬里音緣高山流水》的故事。

因西彤老師不用電郵，我寫完後打印出來請他過目。

他仔細改動了幾處，還給了我一封手寫信。

2012年末新舊交替之際，黃振奮先生夫婦旅游來澳

洲，希望無論如何要面見他們仰慕已久並熱心支持他的

西彤老師，當面請教及致謝。他

們在悉尼的那個晚上，請了旅游

團的假，在RYDE的酒店等我們

帶西彤老師去。西彤與黃先生一

見如故，談話十分投機。那晚，

西彤老師首次講起他與歌詞的淵

源，早年他的一首小詩《我心愛

的木棉樹》被好幾位音樂人譜上

曲後，一發而不可收，應邀與許

多作曲家合作，為演藝團體、電

影、電視、電台作了數量可觀的

歌詞。他寫的歌有些成為高校教

材，有些被反復詠唱，有些得了大獎，有些流傳到國外。

可此時久負盛名的他禮賢下士，那麼謙虛和藹地跟一位藝

術成就遠不如他的作曲家促膝談心。夜很深了，旅行團的

領隊來催黃先生夫婦休息，我們才依依不舍地惜別。

西彤老師是詩人音樂人，他的作品如春花之絢麗，為

人如海棠之恬然，離去如秋葉之靜美

詩人音樂人西彤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但他不朽的經

典還在風裡，在雲上，在電波中，也將隨著奔騰不息的歲

月，在人們心海永遠激蕩，久久傳唱。

一片痴心付與詩——紀念西彤老師 崖  青

■西彤先生和文友在崖青家中一次聚會。

從音樂中你聽見世界
從詩文中你品讀世界
身為編輯者
你對原作者
如同伯樂不斷認出千里馬

戰火中你看到世界的破碎
和平時你贊美好戰士的真精神
你賦寫的詞曲詩文傳遍了
  大江南北

翻開一本本沉重的歷史

西 彤 仙 逝 噩 耗 傳 來 ， 我

萬分悲痛，深切懷念。於是，

一樁樁的往事在我的腦海裡浮

現。

2015年3月15日晚，香

港作家聯會在一家酒樓裡開慶祝會，我特地去找西彤，而

他也在找我。一見面他即告知明天他飛悉尼問我幾時，我

即告與之同機。我們十六日晚上上機，次日上午到達。他

的女兒接他回家，我由兒子安排再上飛機飛往堪培拉在我

的女兒家住下。

半年後，我搬家回悉尼，在2016年農歷正月初一

早上，西彤打電話給我，告知澳洲悉尼的文化界人士在

Hurstville的酒樓裡聚會，也算是新春慶祝團拜吧。我到

會後，西彤即帶我，與每一桌的文友見面，於是，我才認

識了何與懷、冰夫、崖青、進生、雪陽等位作家。崖青女

士一見面就說，她很久前就知道我要來，是香港夏智定好

久前就告訴她的，胡少璋要移民到澳洲來了。

從此，我才與澳洲的文藝界搭上關係，並在何與懷博

士主編的《澳洲新報》文藝副刊《澳華新文苑》上發表了

作品。

西彤的年紀比我大十幾歲，我唱過他作詞的歌《南

京路上好八連》。在一次香港作聯的會議上，友人介紹了

我與這位部隊作家認識。我們一見面就好像有很多話要述

說一樣，他告知我《南京路上

好八連》最多人齊唱的有三千

人。轉業到地方之後，又到香

港定居。再後因女兒移居到澳

洲，他才又來到澳洲投親子女

了。

他與冰夫同樣是從部隊轉業的作家，我在《新文苑》

上經常讀到冰夫的詩而他發表的很少。於是，在開會見面

時，我就問他，為什麼你不多寫一點詩發表出來讓讀者閱

讀，讓讀者從中多學點東西。他告訴我說，要多留些版面

讓給年輕人，讓他們早點成熟，早點成才。

他這種不依靠自己的名氣去佔有版面，壓制別人的品

德，是令人崇敬的。另外創作態度嚴謹，一首詩要提煉再

提煉，推敲再推敲之後才拿出來發表，這給文人墨客樹立

了一個光輝的標杆。

西彤是1930年出生於廣西恭城，畢業於上海聲樂研

究所，1947年發表作品，1949年隨軍南下，歷任部隊專

業創作者。他不僅只寫過歌詞，出版詩集就有七本如《心

靈的彩翼》《愛泉》等，還寫過劇本、兒歌、報告文學等

十多種。

西彤啊，你放心吧，一路走好。你的形像，你的創作

態度，你的崇高品德，將永遠存活在友人以及後代人的心

中。

在澳州詩壇上，在我的印像中，方浪舟是一位默默
耕耘，勤奮、謙遜而又執著的詩人。他自上世紀八十年
代後期，由中國福建來到澳大利亞。即使是在為了解決
生計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對繆斯依然是一往情深，從未
放下他手中那管形影相隨的詩筆。1993年他的中英對
照詩集《鷹的誕生》，由悉尼雙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給
方興未艾的澳州華文詩壇帶來了一份驚喜，並受到了主
流社會英語詩壇作家詩人朋友的矚目。《天下有不肯罷
手的垂釣》這部新的結集，則是他近年來繁忙緊張工作
之餘，辛勤筆耕的又一次可喜收獲。

方浪舟的詩自然、樸實而又不乏現代感，蘊含著一
種生命的躍動與張力。在他的筆下，落葉、山道、石
頭、路燈以至月夜、火光等，都是生命的載體。他寫落
葉“秋葉紛紛／敲擊著大地／發出輕輕的謂嘆／人間的
觀念亦如落葉／飄浮在心田／且同秋葉一起／飄向生命
的大海”（「秋聲」）；“一片片黃葉飄落／一片片紅
葉凋零／地上撲撲跳動的／都是滴血的心”（「落葉悲
歌」）。那“盤旋如繩”縈繫著他祖祖輩輩的山道，“
吊住處  我的村莊／拉在手裡的，是我的童年／拉在手
裡的，是我的村姑娘／拉在手裡的，是我的家／……／
我不敢松開雙手／因為這裡的一切都很重”（「祖傳山
道」）。而群山環抱的故鄉在他的心目中，則是“盛滿
一盆如水的月光／我是魚兒／游出白色的石屋／悄悄與
明月交談／……／任我如何尋覓／依然游不出盆底”（
「故鄉明月夜」）。

為了游出那個狹小、封閉得令人窒息的“盆地”，
為了尋覓生命內涵的真正價值，方浪舟毅然駕馭著他的
生命之舟，“飄向人生的大海”。這個在血泊中分娩
出來的赤子，“
從 江 河 漂 流 出
來／交給浩瀚的
大海／面對浪濤
一陣陣拍擊／迎
接風雨一番番洗
禮”（「漂泊之
歌」）。他和他
所鐘情的繆斯一
道，邁向了一個
新的人生境界。
正 如 他 在 自 我
詮 釋 中 所 剖 白
的：“作為新移
民，接受了新舊
不同環境的文化
衝擊，在多重反

思中，湧出新的靈感，詩作飽含著笑與淚”。他在新作
「夢」中，這樣抒發自己的心境：“我想你是一朵白
蓮／從仙女的花籃上／飄落到高高的山頂／靜靜地顧盼
采花郎／／我想你是遠山的孤燈／穿透迷茫的夜空／照
亮我心底的漣漪／像寒星抖落秋湖／神秘而又驚喜／我
將留連地陪伴你／告訴我，你是誰／／攀登了懸崖峭
壁／爬過了草莽荊棘／背負起風雨雷霆／當世界都入睡
的時候／空山尢有我的足音”。這首看似傾訴對愛情的
憧憬和渴求的小詩，仔細咀嚼之後，便會發現，其實是
抒發詩人對生命內涵的不懈的追尋與求索。歷經多重
反思的感悟，心境豁然趨向明晰：“原來心同失眠之鳥一
樣／不再集定哪一個枝頭”（「失眠之鳥」）；“你在漂
泊的生涯上／再也不屬於哪一棵枯樹”（「風中，我的詩
稿」）。這條衝出“盆底”，浮游到另一個海闊憑魚躍的
浩淼天地的“生命之魚”，終於發出了生命的呼喚，迎來
了希望的霞光。盡管身處“形同萬花筒”的大千世界，“
形形色色都變了／唯遺隱者獨釣心靈的河邊／為了生命之
魚／躍出水面，並且鮮活不死”（「大都市」）。

詩人愛默生在「論詩人」中談到“每個新時期的經
驗要求有新的表達，世界似乎總在等待著自己的詩人”
。而由台灣移民加拿大的詩人洛夫，更以他的親身體
驗，結合自我的心路歷程，提出了精辟的見解，他認
為：“作為一個詩人或者作家而言，初期的流放生涯對
他的創作絕對有益。新的人生體驗，新的生活刺激，新
的苦悶和挑戰，都可使他的作品更豐富，表現出多層
次的生命內涵”（「天涯詩觀」）。方浪舟的漂泊生
涯及其心路歷程，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體驗。他筆下那“
飽含笑與淚”的詩篇，就是在這一系列的人生體驗與

生 命 感 悟 中 “ 湧
出 來 ” 的 。 他 所
飽 含 的 淚 ， 是 “
對 故 土 的 疼 痛 與
厚 愛 ” 的 淚 ， “
為 什 麼 我 的 眼 裡
常 含 淚 水 ？ 因 為
我 對 這 土 地 愛 得
深 沉 … … ” （ 艾
青 ： 「 我 愛 這 土
地 」 ） ； 是 時 代
的 創 傷 在 心 底 留
下 的 傷 痛 之 淚 ，
是 “ 念 天 地 之 悠
悠 ／ 獨 愴 然 而 涕
下”之淚。

（未完）

■西彤先生（坐右三）等悉尼“酒井園”詩社同仁
歡迎美國詩人陳明華（坐右四）訪澳（2002年3月
12日）。

悼念詩人吳西彤先生 方浪舟
你像考古學家一般認真
試圖辨別其中真偽
發現事實不斷被改寫

面對洪水滔滔的宣傳猛勢
你感到口中言語的艱難
年紀越大話說得越結巴

多年來你沉默無語
你更願意停駐在透明的世界：
那美麗而又神秘的琉璃世界！

萬分悲痛 深切懷念
胡少璋

  生命的感悟、傷痛與燃燒
――序方浪舟詩集《天下有不肯罷手的垂釣》 西  彤（遺作）

■西彤先生在（坐左三）《許耀林詩選》新書發布會上（2009年9月5日）。


